田园综合体研究进展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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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田园综合体作为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理念，其建设浪潮席卷大江南北。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田园综合体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但是现有理论研究不足，使得田园综合体的发展面临一定的困难。对田园综合体理论和国内外乡村发展政策两方面梳理，总结出乡村建设的目标与现状不足，进一步从保护、传承和创新文化及CSA田园社区模式深入展开研究，完善田园综合体理论体系，为建设试点区域提供指导与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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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17年2月5日，中央一号文件中首次提出了田园综合体的概念，并将其视为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抓手。田园综合体的提出意义非凡，不但激活了乡村建设的生命力，而且通过市场体制将自然生态环境的绿水青山变成老百姓的金山银山从而解决生态补偿问题[1]。提出至今，田园综合体颇有建树，但整体看来仍处于理论与实践的探索阶段。为了更好的完善田园综合体理论研究，本文对现有田园综合体的理论体系进行了系统梳理，并分析了国内外乡村建设案例，进一步指出未来发展的路径方向，为完善田园综合体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一、理论概述
2012年，东方园林集团总裁张诚接连提出了田园综合体的概念、模型和建设路径，并在乡建领域首倡“新田园主义”理论[2]，以城乡二元矛盾为切入点，建设多层次、多业态和多功能的田园综合体。同年，张诚在《田园综合体模式研究》中正式提出了以生态农业为基础，现代科技为依托，企业生产为平台来助传统农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念，并指出要将农业与旅游业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以田园风貌为基底并融合现代都市时尚元素的田园社区[3]。其不但可以满足人们对田园山水生活的追求与渴望，也有助于推动区域内经济增长，实现乡村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此后，张诚对田园综合体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并于2014年建成了中国首个田园综合体—无锡阳山田园东方，其在生态农业、休闲文旅、田园社区等方面的主张得到了具体应用，田园综合体也实现了由理论到实践的质的飞跃。
（一）基本概念

田园综合体的理论体系中，有两个基本概念，即田园和综合体。田园在辞海中的解释为“耕者和园地，也泛指自然风光的乡村”[4]。此外，早在晋朝时就出现了表达乡野生活、山水风光的田园诗派，田园综合体中的田园则有更广泛的内涵与意义，从田园游赏和农事体验两方面对传统田园的定义进行了拓展和延伸：其一是将田园打造成“悠然栖居”“归园田居”的世外桃源，追寻与田园为邻、花鸟为伴的乡村原真生活方式[5]；其二是让人们参与到农事生产中来，在体验中促进人们对乡野文化和田园精神的深刻认知与感悟。在音乐学中，综合体是指乐曲的一种结构形式。在一首乐曲中，结合了两种以上不同结构形式的曲体，称为综合体。可根据乐曲编排需要，形成一个新的逻辑严密的整体，因此，综合体在编曲中具有重要的地位。田园综合体理念中，综合体的概念就是借用了音乐学中的综合体本意，将现代农业、休闲旅游、田园社区三者有机结合，一体化发展。

田园综合体理论体系以田园和综合体为研究和建设的两个支撑点，以建设现代化乡村和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为研究重点，目的在于从物质与精神文明两个层面对乡村进行改造，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实现乡村社会经济生态全面发展。总之，田园综合体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在田园，即乡村，其根本任务就是要顺应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趋势，实现城乡的协调发展。
（二）主要内容
在《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中，第16条指出：“支持有条件的乡村建设以农民合作社为主要载体、让农民充分参与和受益，集循环农业、创意农业、农事体验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通过农业综合开发、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等渠道开展试点示范”[6]。这其中明确强调了两点：其一是农民合作社在田园综合体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其二是打造以循环农业、创意农业、农事体验三元一体的田园综合体。农民合作社利用其与农民紧密联系的利益机制，可使农民享受田园综合体发展带来的各种收益。循环农业运用绿色循环再生和多层次利用技术，是废弃污染最小化、资源利用最大化的可持续发展生态农业。创意农业作为创意产业的分支，是指通过创意思维将文艺、科技、农事生产三者有效结合，形成独具特色的创意农产品和乡村景观风貌。农事体验则使游人在参与和体验农业生产过程中，深刻认知乡野生活和田园文化。此外，田园综合体还是三产联动发展的综合产品，建立以农业+文旅+地产的综合发展模式，其目的是让农民增加收入、企业增加效益、乡村增加“美丽”。

二、时代背景分析
由上文可知，田园综合体是实现新型城镇化、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一种可持续性发展模式[7],其研究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在乡村，植根于乡村振兴这个大的时代背景。因此，有必要对国内外乡村发展概况进行一个简明扼要的综述，通过案例的梳理分析，总结出建设目标和存在的问题，并基于其成功做法与不足提出田园综合体未来建设的路径方向。
（一）国外乡村建设
20世纪60年代，韩国乡村凋零，农民贫困，为改变城乡失衡局面，韩国政府于1970年开展“新村运动”，在政府引导和农民自发行动下，开展特色养殖业和观光型农业园区，不但增加了农民收入，也改善了乡村的人居环境；二战后日本城乡差距进一步加大，为保障社会和谐，日本于20世纪70年代末推行了“造村运动”，通过对乡村资源的综合化、多目标、高效益开发，优化了日本乡村的产业结构，推动了经济发展；法国在二战后出现了乡村空心化现象，在一系列政策干预下，法国乡村从单一的农业生产载体转变为生产、生态、旅游等多功能的空间，抑制了乡村人口外流，走出边缘化的危机；印度的“民主科学运动”（KSSP），是一场民间自发的乡村建设运动，主要利用本地资源发展香醋经济，喀拉拉邦乡村通过KSSP的发展，一改乡村落后的风貌，社会人文高度发展；欧盟在2005年的第1698/2005号规章中颁布了“新乡村发展法”，以增强乡村活力、改善土地环境和提升生活质量为核心目标，通过三个不同的Leader(主题轴线)来对应发展目标，围绕主题轴线，制定相应的发展计划，保护了乡村的生态环境、提高了村民生活质量。
（二）国内乡村建设

国内关于乡村建设的案例不胜枚举。早在民国时期，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等人就投身于乡村建设运动中，并在全国设立了乡村建设试验区超1000处，主要从教育入手，以期革除乡村存在的陋习，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同时还兴建交通水利等设施，打破了乡村孤立的局面；1988年山东省青州市南张楼村开展的“巴伐利亚实验”（城乡等值化试验），对村庄实际情况进行考察后，通过整合分散土地资源、提高机械化水平、发展乡村教育和医疗社会保障体系等措施，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改善了环境，还提升了村民的人文素质；武汉市乡村建设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方针背景下，强调保护乡村地区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提高生活质量，着手将粗放、低效的发展方式转变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的可持续性发展模式，强化了乡村竞争力；2008年浙江省安吉县率先在全国开展“美丽乡村”计划，以生态环境为基础，农耕文化为平台，多元产业同步开展，带动了经济增长，也将安吉打造成了“生态美、村容美、庭院美、生活美、乡风美”的生态县城。
（三）存在不足

从上述案例中可看出，各地区乡村推行的强化措施虽略有不同，其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经济和提升生活品质，并都取得了很大成效。但从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和田园综合体建设思路考量，乡村仅有经济繁荣和生态优良是不够的。
乡村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灵魂的一部分，是维系乡村稳定发展的核心要素，也是乡村魅力之所在。乡村如果丢失了文化就像人没有了灵魂，难以健康发展。对于田园综合体来说，如没有源远流长的乡村文化作为精神支柱，其终究会被下一轮乡村建设运动所淘汰，更谈不上为乡村振兴做贡献。此外，乡村农业是农业生产体系的关键环节[8]，当前我国乡村农业生产受制于生产资源分散、农药管理体制不健全等问题，生产潜力难以发挥。为响应号召，田园综合体可顺势运用区域内自然生态环境和农产资源丰饶的优势开展生态农业，促使农业增产向优质、生态、绿色、安全、环保农业生产转型，守护城乡居民“舌尖上的安全”，促进乡村可持续发展。
作为推进城乡一体化的重要突破口，田园综合体已成为规划领域研究的热点，未来的路该如何走？可以在借鉴国内外乡村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深入发掘乡村在文化底蕴和生态农业领域的潜能，以此来助推田园综合体健康发展。
三、未来建设方向

根据国内外乡村发展的成功经验和存在的不足，结合田园综合体建设思路和未来发展需要，本文从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创新与CSA模式两方面深入展开。其中，保护、传承和创新文化有利于发掘地方文化特色，塑造个性，打造田园综合体的文化品牌。CSA模式则是一种具有人文情怀的生态农业模式，其蕴含的体验性、可持续性和生态性等元素可以为田园综合体建设开发提供借鉴。
（一）保护、传承和创新文化
习总书记曾说过，要将乡村建设成“看的见山，望的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乡镇，在田园综合体中，乡愁是以古建村落和田园风光等为代表的乡村文化，是乡村居民在乡村环境中创造出来的独一无二的文化符号，是乡村社会延续的核心要素[9]。田园综合体建设要注重对乡村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创新，积极推动乡村文化与各产业交汇融合，形成以文化带动产业，产业反哺文化，文化、产业齐头并进的良好态势。总而言之，乡村文化的兴盛，能够为田园综合体的建设提供文化支撑，丰富产品形式，滋生乡村文化新业态，有助于从精神文明层面上统筹城乡发展，重拾社会的文化自信。

1.构建乡村文化网络。 乡村文化网络是由相关的文化节点、文化廊道所构成，文化节点是指乡村文化空间结构中的基本元素，主要以古建、村落、纪念馆、戏剧场和文化广场为主，是乡村文化活动的重要场所。文化廊道是连接文化节点的重要线状基础设施或文化要素联系通道[10]，对于整合乡村文化空间结构起着重要的通道作用，文化节点和文化廊道相互连接则形成乡村文化网络。乡村文化网络体系的构建有利于乡村文化要素向文化节点集中，推动乡村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的联动与整合，使田园综合体呈现功能一体、文化多元、持续发展的局面。

2.打造乡村文旅品牌。 要将乡村文化元素与旅游产业结合起来，打造出独具特色的田园综合体文旅品牌，形成品牌的乘数效应。乡村旅游活动从根本上说都是进行一种精神消费，而这种精神消费在很大程度上都与文化有关[11]。游客通过游赏古建古村、现代科技产业园和民俗文化，能够获得精神上的愉悦，相应的，文化的原真性也通过旅游活动得到了保护。作为乡村旅游产业的核心和田园综合体发展的支柱，乡村文化与旅游产业交融，势必能够创造出内蕴深厚和具有吸引力的田园综合体旅游产品和乡村旅游品牌，成为经济新的增长点。
3.引入文化创意产业。 创意创新可以为产业发展提供用之不竭的动力，田园综合体若要产生经济的指数效应，离不开创意创新。动态发展的现代化乡村建设战略可以依托区域内自然田园风光、古建、村落及特色文化旅游产业，通过文化创意创新产业将具有乡村文化烙印的资源等加以整合重构，优化提升，如以自然风光与乡土人情为背景制作乡村实景电视短片、旅游展演和乡村节会等文化产品，其不但可以培育和优化乡村自然景观风貌，也可以带动乡村社会和经济同步发展，促进业态升级，提高竞争力。
（二）打造基于CSA田园社区模式的田园综合体
田园社区模式（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英文简称CSA，有社区与农业互助互益的含义，依靠农场将城市消费者和农民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方式。从本质上看，这种合作关系是一种“本地生产、本地消费”的绿色环保理念，主要是由城市消费者向农民提供资金，农民向城市消费者提供绿色健康安全的农产品及有关乡村旅游的服务，在田园综合体中，CSA的内涵和外延也更为丰富。
1.CSA重视生态文明。 CSA建立在消费者和农民互助互信的基础上，消费者向农民提供稳定的资金供给，农民不用担心利益问题而滥用农药，同时，消费者的参与也对农业生产过程中的药剂使用起到监管和道德约束作用，属于保护生态环境和绿色安全食品的生产模式。更有意义的是，“田园综合体+CSA”这一双赢模式的推广可以使得农场摒弃传统的农药生产方式，转而打造绿色生态农业，利于乡村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对乡村生态系统和景观风貌的建设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并且对于中国的食品安全格局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2.CSA有利于城乡一体化建设。 通过区域内“生产+消费”的经济模式，将城乡居民与消费生产串联起来，使得这些有着共同生活理想和消费意向的人凝集起来形成一种新型的社会关系，打破以往城乡单独发展和人与人之间的冷淡关系。通过合理配置生产要素，便于城乡资本和产品流通，减少中间不必要的运输和过度加工包装问题，是一种和谐与高效运转的农业发展模式，利于城乡一体化建设。
3．CSA利于发展休闲旅游业。 因为CSA强调消费者和农民的合作关系，双方得以彼此接触，消费者可以直接参与到农业生产过程中。城市消费者渴望原生态的乡村生活，通过CSA模式不仅可以近距离接触草木葱茏的乡村景观，还能够了解农作物生长知识，亲自体验农业生产——现实生活中“开心农场”，不仅满足了消费者对于乡村的情感诉求，也利于推动农业和休闲旅游产业的结合，促进产业互相渗透，联合发展，对乡村经济转型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结语
田园综合体作为人们认识和建设乡村的一个新平台，巧妙的将乡村自然环境和各经济产业有机结合起来，为我国建设现代化乡村和统筹城乡发展的目标构建了一套独特而完整的理论方法体系。从科学研究历程看，田园综合体正处于理论体系的深入、完善和优化阶段。但由于乡村的复杂性，对其认识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未来田园综合体建设应以保护、传承和创新文化和CSA田园社区模式为主线，紧扣建设现代化乡村和统筹城乡一体化的目标深入研究，随着钻研的深入，田园综合体理论体系将会进一步得到完善，从而更好地为乡村建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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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Progress and Prospect of Pastoral Complex

REN Andong, ZHANG Xiaorui, LI Senlin

(College of Architecture and Arts,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efei, Anhui 230601, China)
Abstract: Pastoral complex is a new concept of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whose construction has been booming nationwide. Under the circumstanc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pastoral complex has taken an important strategic position, while its development is now facing certain difficulties due to the lack of theoretical research. Based on the theories of pastoral complex as well as rural development policies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paper sums up the objectives and shortcomings of rural construction, and further conducts in-depth study from cultural protection,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as well as CSA pastoral community model, thus perfecting the pastoral complex theory system and providing guidance and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pilot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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